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殘水滸
第七十七回  群雄領袖抱恨家庭　故國王孫傷心盟府

　　話說宋太公要替扈三娘表白，當下對眾人長歎一聲道：「我想不到，在山泊裡又過到六�五歲了！老伴去世多年，剩下這兩個
多災多難的兒子，清兒的糊塗，不用說了。」指著宋江道：「就是他，外間都稱他孝義三郎，其實他一天到晚做英雄，結好漢，

（【眉】誇賞得太過分了。）哪裡有空在我跟前一刻，給我看看。（【夾】連看也不得，其孝可想。）幸虧認識這個乾女兒倒好，

在我身邊賽似親女兒。你們休道她是刺槍弄棒的女將軍，須知她的溫和沉靜，便女學士也及不得。就連王英那般粗莽，跟著她看我

也和丈人無二。」說著，掠過皮袍，把腳翹道：「你們看！我這襯棉布底的雲頭履，就是扈家女孩子做的，可是多麼好呀！不是

她，我有這等合式的鞋子麼？」又把袖子一伸，「你們看！這又是她替我做的小褂子，著了一年，還不曾破呢！」（【眉】鄉愚神

情，歷歷如繪。）太公此時說起興來，更指定宋江道：「你們一味胡闖，下梢還不知怎樣。在鄆城的時候，勸你娶房好媳婦，你卻

不肯，推說要等幾年；偏不知不覺，勾上了那賤人，弄出大錯，一直躲到這裡。（【眉】指殺閻婆惜事。）我於今為你兩個，每夜

只睡得一兩時辰。睡不著時，每每想起你們的後來日子，心裡便怔忡不止。哎！才得這合人心意的女兒，留我寬寬心罷！」吳用等

聽宋太公說話之時，嘴裡噴出酒氣，舌頭也比平時強些，知道老兒喝了點酒，話說多酒湧上來，（【眉】原來乃一老酒徒耳。）都

面面相覷，不敢做聲。宋江耐不住，（【夾】別人耐得住，親生兒子耐不住，即此便見孝義宋三郎之是否孝義。）辯駁（【夾】罪

狀字眼。）道：「父親！話雖如此說，但是孩兒一寨之主，（【夾】父親最痛心，卻是兒子最得意的事。）扈三娘雖是孩兒義妹，

既在忠義堂上有了坐位，也是一位頭領，當然要歸孩兒節制。而且她……」，「她」字不曾說完，宋太公早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好，
好！你做一寨之主，你做主去罷！我老子用不著做你草頭王的太上皇，（【眉】「草頭王的太上皇」名詞，簇族生新。）我明日便

下山，自回鄆城報到，由他要殺要剮，索信讓你在這裡做完全的寨主罷！省得還有個老不死的在你頭上。」「砰」地門一推，往裡

就走。駭得眾人不知所措，宋清急急忙忙趕將進去。　　只宋江仍舊坐著不動，眾人�分詫異。再細看，已是面色鐵青，兩眼上
翻，知道是氣厥過去。吳用忙叫嘍囉快斟一杯熱茶來，扶著頭，用羹匙一匙一匙地灌將下去。過一時三刻，漸漸氣轉，喉嚨咯地吐

出幾口痰來。眾人看情形，沒好多說，只敷衍幾句，就此告辭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宋家父子，一齊病倒，眾頭領齊到宅前，等安道全診視出來，問個詳細，方知父子兩個，病症都差不多。只是宋太

公年老，氣痛過甚，怕經不起。宋江微有些風寒夾滯，雖屬延纏，還無大礙。因病中不好煩神，各頭領由盧俊義為首，分班從宋清

問候。一直過了殘冬，宋江方得痊癒。（【眉】氣能使人暈絕，氣能使人氣倒，氣之為害大矣。儒貴養氣，佛主去嗔，非無故也。

）元宵，宋太公扶杖出來，大家只是心照，舊事不提。（【夾】「心照」二字可怕。）

　　梁山眾頭領，就中只浪裡白條張順、神行太保戴宗和李逵交情最好，便邀同盧俊義替李逵開個追薦道場，（【夾】宋江不好發

起，可憐。）就山神廟裡佈置起來。許多頭領，都列名在薦疏裡，公孫勝不曾回來，山泊上只戴宗肯吃素，天天到場照應。宋江親

來拈香，著實滴了好幾點淚。其間最觸目傷心的是柴進，柴進每天早上來時，一直到中飯邊不止，哭得似江崩海嘯一般。林沖看不

過，極力向前一把拖到旁邊，苦勸幾次才罷。（【夾】宋江是好幾點，柴進卻如此哭法。旁邊苦勸，想見有不情願叫人聽見的。）

　　山泊上道場圓滿，宋江發遣和尚道士下山，又想起公孫勝來，又聞得女真有攻取燕雲的消息，和眾頭領紛紛議論。段景住起身

道：「小弟原先在北邊販馬，往來多次，大小道路都還熟悉。現在邊境戒嚴，雖不能明過，還有法子偷渡。只要得公明哥哥親筆，

訪問到二仙山，當面招邀，公孫先生決無不來之理。」宋江望吳用道：「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段兄弟去是容易，但是公孫軍師還有

七�歲的老母，亂雜的時候，公孫先生為人，豈肯和母親分開？講到偷渡，那是晝伏夜行的事，（【眉】晝伏夜行，神秘得很。）
怎好攜帶七�歲的老母親。再者路途之間，論不定也有些要用武藝的地方，段兄弟一人，還嫌力量單薄。」段景住道：「攜帶老年
人在亂軍中偷渡，小弟確乎沒有這個本事。至於一人力量不夠的話，石勇、楊林兩位頭領，都曾經和小弟走過北邊道路。他如同

去，還怕什麼？只照應老人的事，軍師設個計較便是！」

　　柴進起身道：「這事不消軍師費心，公孫先生母子儘管能來，包給小可辦去就是了。北邊平時南北通和，商旅來去，都從瓦橋

關大路。這路白溝河橫亙在前，現在南北交兵，彼此都在沿岸佈防，所有船隻，都被拘集，哪能去得？另外一條，便是易州紫荊

關，抄山中小路，繞道西山，橫出昌平縣，這路萬山叢雜，小路甚多，容易避人耳目。（【眉】熟悉地理。）可是山中綠林豪傑，

不知其數，倘遇見不講交情的，也有幾分為難。段兄弟說偷渡過去，是這裡麼？」段景住點頭道：「是！」柴進道：「還有一條水

路，為兩方面不留意的。我們滄州有一條減河，東去二百里便是海面，海船趁潮，可以直泊滄州城下。從河口出海，不過一百里，

就是沽河河口，這沽口正當南北分界。再過去，全是契丹地面。還有一道河，從薊縣南來，離沽口北邊二�來里。船從此處進口，
直抵薊州。往年承平時候，許多私商都從此地來去。大船裝載，南北貨物極多。我們這邊官家原不知道。契丹那邊，因為南邊每每

偷運米糧過去，於他有益，非但不禁，而且極力保護。近年契丹兵亂，（【眉】契丹兵亂，指阿骨打崛興之事。）北貨已是不通；

兼之山東一帶又是荒年，米糧也難運出，這路上私商，多半消折了本錢，但是船隻還在。小可和私商有好幾個都是相識，可以記

得。只要船到滄州，再換內河船隻，直達梁山泊下，原是一水之便。年老人只在船中隨便坐臥，有何不安？有何辛苦？這不是頂好

一條路麼？」吳用道：「那一百多里海道如何？」柴進道：「那海道只是沿岸，並不飄洋，絕無風波之險，可以放得心的！」

（【眉】「海道如何」有計劃周詳之意，是大軍師口脗。）眾頭領都表示贊成，宋江和吳用自無異說。（【夾】不得而已。）當下

議定，次早四人一齊動身。吳用叮囑道：「我聞新起的女真國，攻入遼邦以後，漸漸招攬英雄，（【夾】著眼在此。）有進窺中原

之勢，未知是否。（【眉】要藉金幫為進身之階，這是沒有民族的緣故。）你們此去，務必留心察看情形，倘能逕出松亭關，看過

的實，那便更好。公孫先生果其定不能來，不可象前番李逵那樣鳥強，闖下禍事。」（【夾】其實是不定要他來，卻借斧劈羅真人

事遮掩。）四人四騎領宋江書信而去。

　　一路無話，一日先到滄州，柴、段、石、楊四人進了南門招商客店，柴進和三人說明，回家一看。原來崇義公的府第，就在城

裡中市，是柴進的老家。往常柴進歡喜灑落，有許多江湖朋友，城內出入不便，多是城外東西莊往來居住，只是到了歲時祭祀，仍

舊在府中舉行。所以家眷總住在府裡。府裡還有一座「御書樓」，藏著歷代敕書，以及鐵券等等，尋常官民，不得輕易進去。

（【眉】崇義公府第的結構，在寥寥數�字中敘得清清楚楚，著眼在「鐵券」二字。）柴進高唐事發，只抄了邑外莊房，城裡不曾
敢動，便是為御書鐵券的原故。高廉死後，殷天錫的案子已含糊了結，所有賜莊因案不曾通天，都仍歸柴氏所有。柴進在梁山泊的

事，外間並不曾宣揚。高俅一失勢，柴進更是點事全無。平時，柴家還有幾位本家耆老，在公府裡相幫照應。這些事情，柴進早經

探聽明白。這一次放心回去，走出街衢，仰起頭來，看看青天白日，不覺一聲長歎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柴進，柴進！今番出了虎穴龍

潭，再不受江湖豪傑的騙了！（【眉】大徹大悟。）哎，可是到底騙了！騙了！」

　　正在心中輾轉之際，忽然背後叫柴大官人，聲音極熟，回頭看時，是錢米店的掌櫃，昔年受過照應的。柴進不得不敷衍幾句。

一條街走下來，倒撞著七八處招呼，（【眉】聽鄉音尚無改故人，大官人回想往事，應作如何感想？）都道：「我們說官司了後，

大官人定然回到府裡，果是不錯。」柴進本向不擺架子，一一應答。心中自覺人情不改，該不致有別的意外，也鼓起點興來。

　　去公府不遠，一個老管家迎面看見，叫一聲：「大官人！」不等柴進問話，飛跑回去。（【眉】老蒼頭神情畢露於紙上。）比

及柴進走到門口，早已大開中門，幾個本家齊出門前迎接。相見之下，悲喜交集。（【眉】悲者不忘備嘗艱苦，喜者重還故土。）

訴說：「外間種種謠言，並且風聞地方官因大周（【眉】大周二字，是柴氏宗人口脗。）嫡派子孫無人，要將賜莊奏明收回。如今

好了，可以放心。」柴進撫慰上下一番，走進廳內，打開幾年封鎖的內室，看看樑上燕泥，窗前鼠跡，已有許多，便不再看。回過



頭，傳命管家趕備祭品，後日祭祖。又吩咐備馬往客店，將幾位伴當接來，自己就在書齋和三位頭領又盤桓一天。船已僱好，送三

位上船，說定在滄州等候接應，三人飄海去了。

　　柴進回到書齋，寫上一篇悲悲切切的祭文，敘述自己在外的屈辱，和幾回幾乎不免的險事。如今組織的幾路人馬，都被別人牢

籠過去。祖宗的遺業，已無恢復之望。從此心灰氣絕，煙消火滅。都是做子孫的無能不肖，生無面目於世間，死無面目於地下。祭

筵備好，親跪讀，大哭一場。付炎焚化。（【眉】傷心得很。）從此在公府裡安坐了三個多月，也不招結賓友，也不出去打獵，每

日只是閉閣靜養。公府上下，有人問說家眷，推說留在京中。人人都說大官人總經過格外傷心的事，只不好追問。（【夾】此處見

鄉親和家族的情分自然，到底勝似有心籠絡人者。）

　　一直到端陽節近，三個人才從北邊回來。三人談起契丹情形：「現在是格外支持不住了，大金王子已經進住黃龍府，料想契丹

不久必為金滅。至於薊州一帶，盜賊和散兵到處皆是。公孫勝母子早已遷徙無蹤。（【眉】漢武帝晚年悔過說：「世間豈真有神仙

乎？」不見真人一語，喚醒世人癡迷不少，奈道君皇帝執迷不悟。）何二仙山上，不見真人，倒有大王幾個，只是他們一味兇殘，

不似公明哥哥會講仁義。」（【夾】「會講」二字可見。）當晚柴進留三人住下。

　　次日早飯已畢，邀三人在府內花園，遊賞一過。這花園有假山，有魚池，還有幾畝地茂林修竹。三人跟柴進到三間堂廳裡面，

看見堂上排列一圍雀屏，柴進指與他們道：「這是我當日在園裡養馴的幾對孔雀，不想我幾年不回，這孔雀竟死得乾乾淨淨，只留

得羽毛在此。」（【眉】借孔雀發洩牢騷，哪得不令人太息！）三人深為歎息。楊林走過一帶桂樹林下，猛抬頭見隔牆矗起一座高

樓，都是雕欄朱戶，�分壯麗，便問柴進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柴進道：「這是往常所說過的御書樓，三位便去瞻仰一番，也算不
虛來此處。」便舉步前導，三人跟在後面，柴進吩咐主管不必跟隨，只在書齋溫茶伺候。一邊指點三人右手轉彎，從紫藤架下，穿

過六角牆門，便見高牆當面，兩扇黑漆褪光的高門，門上鏨金獸頭，銜著碗大銅環。（【眉】公府第氣象森嚴。）柴進招手，教三

人推門進去，隨轉身將門從內裡關好。三人看這院落，約�來步寬，兩丈多長。朝南偏東一溜五大間，簷下白石堂階五層，階上兩
邊都是嵌雲母的雕窗，中間六扇朱漆槅，上橫雙簧大鎖。柴進探懷中鑰匙，將鎖開放，帶領三人轉過堂後，跨梯子上樓。樓兩邊房

間，都藏的周太祖、世宗、恭帝的手書文詔，以及御用器械。中間堂上紫檀長案，供的宋朝太祖、太宗兩代賜的鐵券丹書，和仁宗

皇帝封崇義公柴詠的手詔。柴進見三人左顧右盼，現出矜持的樣子，笑道：「我看帝王也沒甚和人不同處，何況剩下來的敗鱗殘

甲，諸位何妨飽看一頓。」（【眉】革命家的口脗歟？厭世派口脗歟？）親手便把東西間房門推開，讓他們走進，逐件細看。又將

案上香楠木匣蓋抽開，丹書鐵券一一捧出。三人看到匣底，還有卷白綾，只當誥命軸子。柴進早就手拿過，對石勇道：「這個你該

識貨？」石勇一想，不覺點頭。楊林、段景住兀自茫然。柴進把綾幅一展，露出標題四個隸字來，是：「還我河山」，再看後面，

都寫的「重扶周室、再興柴氏」的話頭，乃是一幅盟書。後面是江湖豪傑按訂盟的前後，順著年月日下去，具名簽押。

　　最先列名是梁山泊首領王倫，以下許多人有識有不識的，單梁山上從晁蓋、吳用、林沖、宋江以下，共有三�多人，連石勇也
在其內。（【眉】這一干人等果足與謀匡復大計乎？宜乎？柴進之心灰意冷也。）眾人從頭看完，柴進笑道：「你們一向知道有這

件東西麼？」楊林道：「在梁山上，自來也傳說有這件事，但模糊影響，哪裡知道是大官人。」柴進長歎道：「我如今也不作此想

了。可是你們公明哥哥真好手段，聲聲口口，替我在江湖上招攬人才，誰知道，人才總招攪在他一身。我到忠義堂以後，晁天王不

忘記香火情，他箭頭刻字，借史文恭害了晁天王性命。（【眉】宋江在晁蓋死後，不云乎。）晁哥哥雖死，肉尚未冷，安敢為主？

又說今日權居此位，原來都是詐偽！幾回出兵，陷我重地，都虧眾頭領照應。一次攙毒酒內，被我發覺，便先敬他一杯，他從容接

過，說要先奠亡友，把酒潑了。我豈不知？」楊、段、石三人齊道：「這件事，的確是我們親眼所見，便是打開大名，回來慶功之

時。我們奇怪，怎地公明哥哥忽然想起晁天王來？原來有這段故事在內。」柴進頓足道：「我如今省悟了！皇帝不是沒有雄才大略

的人所能做的，就是歷代帝王，也只強吞計取，本沒有道理可說。區區一個龍位不曾登，已有朱溫等候，以後可想而知。」

（【眉】這幾句話包括一部二�四史。）楊林道：「這上邊還有方臘的名字，他現在不是很得勢嗎？」柴進道：「不必罷。人情一
樣，誰肯把氣力打來的江山，現現成成雙手捧給別人。」說著，手中「支例」一聲響，盟書早已撕做兩半，隨手蓋上香楠匣，和三

人一齊下樓，回到書齋，點起火來，把盟書燒成灰燼，（【眉】了得最乾淨。）只將梁山諸位所簽的花押，個個剪下，寫封委委婉

婉親筆手書，致謝宋江，連花押一同托三人帶去。三人見柴進如此神情，也不好再添枝葉，只依言帶了，一路回去。

　　無幾日，到山泊忠義堂上，把北邊的事體說了一遍。段景住道：「公孫先生是無處尋覓，倒是無意遇見一位舊時販馬同行，說

起大金王子尼瑪哈，四處出榜，訪尋照夜獅子那匹坐下馬，如有人尋得送去，賞黃金百兩，並五品官職。（【眉】有志投金，是禍

是福，請讀者掩卷以思之。）我們看形勢，女真是准入中原，只怕為尋馬的緣故。將來保不定是山寨的禍事呢！」吳用問：「柴進

如何不來？」三人呈上書和花押，許多頭領在旁，不勝感慨。（【眉】「不勝感慨」一語，令人有無窮慨喟。）吳用道：「這是柴

大官人聰明，他到底明白了。他祖宗姓柴的白坐了幾�年江山，還想和趙家算帳。以前的秦、漢、隋、唐，又同哪個算帳呢？」
（【眉】大軍師明見萬里，誠然不錯。當日為什麼要在盟書上簽押呢？）宋江問：「柴大官人有什麼話說？」石勇道：「也無什

麼，只說皇位不是沒有雄才大略的人所能爭的。如今省悟，不作恢復之想了。」吳用問：「盟書在何處？」三人道：「藏在公府御

書樓上，同鐵券放在一個匣內，只墊在底下，鐵券蓋在上面。據柴大官人說，因為鐵券的緣故，官府不敢搜查，所以始終不曾破

露。」宋江道：「他寫信來還要接嬸子和妻小回去，軍師你看該允許麼？」吳用道：「這是可以允許的。柴大官人的功勞，是誰也

比不上。不說其他，（【夾】照應人一方面不好說，只得不說。）就八�多萬家私，捐助我們的軍餉，梁山上尋不出第二個。」
（【夾】醜。）宋江道：「軍師說的是，我們替天行道，忠義為本，只可人負我，不可我負人。」（【夾】還要。）當下就叫石勇

歇息一天，送柴大官人家小到滄州去。吳用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和宋江退到機要室，詳細計議已定。次早，傳令段景住，再到北邊

一趟，探聽消息，兼帶紫髯伯皇甫端同去買馬，仍取滄州水路和石勇同行。分撥才定，忽馬軍五虎上將董平，請宋、吳二頭領，有

話面談。究竟所談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　　柴進已走，連石勇此後也不回來，梁山泊上整剩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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